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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儿童童活活动动站站的的无无奈奈冷冷落落
缺少经费和人员，设施虽齐全但孩子们不待见

近几年，随着我省一些市县外出务
工人员增多，留守儿童活动站也在一些
县镇乡村不断建立，这不仅给留守儿童
们提供了共同的聚居地，还让他们在一
起互相陪伴，弥补亲情的缺憾。

可当成立之初的热闹逐渐散去，这
些大多驻扎在乡村的活动站，日渐成为
被人遗忘的角落。由于缺少经费和师资，
很多设施无法更新，活动被迫中止，甚至
因为没有人员看管，一些活动站长期关
门。

对于留守的孩子们来说，在失去一
个聚居地的同时，他们渴望关爱和亲情
陪伴，也成为了奢望。

在刘楼镇唐庄留守儿
童活动站，小诚一个人静
静坐在角落里，似乎周围
同学的嬉笑和讨论跟他毫
无关系。记者走过去跟他
说话，他看了一眼就不再
搭理。

李开照说，小诚的父
母常年在外打工，他和爷
爷奶奶生活，平时话很少，
性格很孤僻。

“由于缺少关爱，很多
留守儿童性格偏激、敏感、
内 向 ，容 易 与 人 发 生 冲
突。”李开照说，有时候发
现这些问题，他就及时开
导，但自己毕竟不是心理
咨询师，有些孩子的心理
问题，他解决不了。

相比之下，胡营小学
的集善之家属于高规格，
专门配有心理咨询室，不
过利用率并不高。

“氛围太严肃，心理咨
询室没有沙盘，因为需要
一定费用，而且摆出来之
后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
师，但我们还没有专业的
老师。”褚国新说，只有很

少几个孩子来做过心理咨
询，大多是问“同学们为什
么不跟我玩？”而老师的处
理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去
找其他同学谈，嘱咐他们
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玩，然
后就不了了之了。

褚国新觉得，心理咨询
对留守儿童还是很有必要。
他记得镇上有个叫胡平丽
的孩子，家里很贫困，妈妈
瘫痪，爸爸在外打零工，她
原本自卑而敏感，经过班主
任的心理疏导，再加上救助
团带她到济宁香港大厦儿
童体验馆参加活动，现在成
绩非常好，人也变得很开
朗。“以前见了老师溜墙根
走，现在主动跟老师说话，
把心声表达出来。”

“有一些留守儿童其
实生活条件不差，但物质
不是他们最需要的。”宋亚
涛说，留守儿童活动站经
常有爱心人士捐款捐物，
每到过节，也有很多爱心
人士来陪伴孩子。但他们
一走，孩子的生活又恢复
了原状。

“我们搞活动，送足
球、书包，有些孩子并没有
显得心花怒放。”褚国新
说，有一次，一名留守儿童
领到爱心人士送的新书包，
就用小手指钩着走，却把母
亲的信紧紧抱在胸前，如视
珍宝。“其实留守儿童能感觉
到很多人在关爱他们，但最
需要的还是亲情的陪护。”

有的活动站尝试让留
守儿童与父母网络视频，
但在村里不仅需要专业人
士的帮助，还得双方碰巧
都有时间，这往往卡住了
孩子与父母的交流。

褚国新希望能经常带
留守儿童外出长长见识，
并有更多爱心人士能像亲
人一样陪伴他们。“定期带
孩子们出去，也到城里的
家庭去住住，让他们感受
到爱心不是蜻蜓点水。”

一提到爸爸妈妈，小
秀马上低下头，她说想到
他们，自己就会很难过，她
想让爸爸妈妈一直陪她，
只要他们在家，不管活动
站多好玩，她都不会去。

有心理咨询室却没有咨询师

等了一下午，却没一个孩子来

“集善之家确实起到
了很好的效果，里面的一
些书都被孩子们翻烂了。”
褚国新说。可是三年之后，
集善之家只能在孩子上学
期间开放，漫长的暑假里
大门紧锁。

“集善之家每天中午
和下午放学后开放，供孩
子看书学习，此前寒暑假
照常开，但一直以来没有
专职人员负责，都靠老师
兼职值班，需要做大量的
额外劳动，学校原本就缺
老师，一个老师得上好几
个班级的课，现在让他们
上完课再加班，还没有任
何补助，这也不现实，于是
今年暑假就先暂时关门
了。”褚国新介绍。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
着聊城市高马社区留守儿
童活动站。7月18日下午4
点半，活动站如期开放，管
理人员依次打开各个活动
室的大门，并摆放好玩具。
然而等了一下午，却没有
一个孩子进来。而就在活

动站外，几个十多岁的孩
子宁愿在小广场上打篮
球，还有一些年龄更小的
则蹲在树荫下玩。

“平时都这样，管理人
员把他们叫进来才玩，但
呆一会儿就走。”管理员小
张说，由于设施好几年没
更新，孩子们对活动站渐
渐失去了新鲜感，再加上
很多活动停止了，对孩子
的吸引力就更小。

“活动站刚建时，上面
给的钱都买了器材，经费
很快花完了，现在想组织
活动都得办事处出钱，可
办事处经费也有限。”小张
说，受制于经费，很多活动
办不起来，人气也渐渐没
了。一位活动站负责人坦
承，由于经费吃紧，很多设
施都要与别单位共用。

因为缺乏专业的志愿
者，高马社区留守儿童活
动站停止了绘画活动。“没
有这方面的志愿者，只能
从办事处找政府人员参
与，但他们有正常工作，没

办法一直坚持。”
缺少志愿者似乎是困

扰很多活动站的问题。在
汶上县刘楼镇唐庄留守儿
童活动站，李开照一个人
已经坚持了一年多。他在
义桥镇中心小学任教 2 6
年，跟孩子们感情很深，自
从去年 1 1 月活动站建成
后，他每天一下班就到这
里看护孩子，到了暑假，他
更是一整天都守在这儿。

“有时也觉得累，可是
没办法。”李开照说，志愿者
都是公益的，再加上乡村教
师紧缺，根本腾不出人手专
职管理活动站，兼职的管理
员也没法一直靠着。

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
现，鲁西南的好几家留守
儿童活动站都关着门。有
孩子说，自己几次想去玩，
但活动站不开放，也没有
活动站的工作人员来家
访，更别提各种培训课和
出游了。多家活动站的负
责人坦承，活动站没有志
愿者服务，只能关门。

本报记者 陈玮 谢晓丽 晋森

7月17日，济宁市汶上
县刘楼镇孔庄村留守儿童
活动站，8岁的小秀和七八
个小伙伴正追逐嬉戏，其他
的孩子，有的安静地坐在桌
边看书，有的三五成群在踢
毽子。

孔庄有103名儿童，其中
48个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
工，小秀和小伙伴们就形成
了村里为数众多的留守儿童
群体。针对他们，去年5月29
日，汶上县建成刘楼镇孔庄
村留守儿童活动站，标配了
电视、电脑、图书及文体器材
等，计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和节假日开放，组织留守儿
童在这里从事文体活动，并
定期对他们进行书法、绘画
等培训。

活动站刚开放，小秀就
在这儿认识了自己最好的朋
友王佳，她们喜欢玩站里的
七巧板和跳棋，这些她们在
家里从没有接触过。

小秀的母亲在外打工，
父亲在济宁市开出租车，
经常不回家，而王佳根本
不知道父母在哪儿打工，
只知道过年才有机会见到
他们。

在我省，不少留守儿童
集中的村庄、社区和小学，
都先后建立了留守儿童活
动站。自2008年以来，聊城
市共设省、市、县级留守儿
童活动站 2 2所，单是鱼台
县，就有20所留守儿童活动
站。

小秀喜欢留在活动站，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也不会
有人问她爸爸妈妈去哪儿
了，因为大家都是留守儿
童。而回到家里，没有人说
话，也没有玩具。“把孩子集
中在一起，就是想让他们不
孤独。”刘楼镇纪委书记宋
亚涛说。

在刘楼镇唐庄留守儿
童活动站，十几个孩子围着
一张桌子看书，镇上小学教
师李开照给他们讲课。正逢
暑假，这种针对孩子暑假作
业进行的课外辅导，帮助解
决了不少留守儿童的看护
难题。在聊城市莘县大王寨
镇，奶奶很放心地把小健送
到活动站，因为父母长期不
在家，小健迷上了电脑，连
作业都不写。“到了活动站，
有老师盯着，孩子不敢太贪
玩。”

宋亚涛说，活动站一直
在招募志愿者，开展结对帮
扶，定期与留守儿童谈心，给
他们辅导功课，“从情感上关
怀他们”。

济宁市安居镇胡营小
学校长褚国新认为，这样的
活动不仅帮助了孩子，还增
强了教师的凝聚力。2 0 1 1
年，“集善之家”在胡营小学
成立，这个利用“关爱农民
工子女——— 集善嘉年华北
京2010”慈善晚宴筹集的善
款在我省落地的公益项目，
旨在帮助留守儿童在这里
度过课余时间。

“我们这个学校原来破
破烂烂的，成绩全镇倒数第
一，老师思想涣散，集善之
家凝聚起了一批想干事、有
爱心的老师，愿意为孩子们
做一些事情，确实转变很
大。”褚国新说，还有很多爱
心人士不断到集善之家献
爱心，期待集善之家能在更
多乡镇学校开花结果。

孤独的孩子

有了新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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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高马社区留守儿童活动站设施齐
全，但来此活动的孩子不多。

本报记者 谢晓丽 摄

李开照在汶上县刘楼镇唐庄留守儿童活动站陪孩子们读书。因为缺少人员，他独自一人坚守在活动站。 本报记者 陈玮 摄摄

为了方便孩子们和父母交流，汶上县刘
楼镇孔庄村留守儿童活动站给电脑装上了摄
像头。 本报记者 晋森 摄

有爱不孤单
留守儿童系列报道之艰难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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